
蔡
少
芬
和
丈
夫
張
晉
兩
人
分
別
在
內
地
拍
劇
，
她
不
放

心
獨
留
一
歲
多
的
女
兒
張
楚
兒
在
香
港
，
所
以
把
楚
兒
帶

在
身
邊
，
特
地
讓
阿
姨
隨
行
照
顧
。
蔡
少
芬
的
做
法
將
來

可
能
有
很
多
藝
人
效
法
。

蔡
少
芬
笑
謂
：
﹁
不
是
她
捨
不
得
我
，
是
我
捨
不
得

她
。
﹂

當
蔡
少
芬
開
工
的
時
候
，
女
兒
便
留
在
酒
店
房
間
，
由
阿
姨

照
顧
起
居
飲
食
，
蔡
少
芬
坦
言
此
情
況
應
該
維
持
至
女
兒
兩
、

三
歲
。

未
來
半
年
，
蔡
少
芬
可
與
女
兒
留
在
香
港
，
因
為
蔡
少
芬
已

接
拍
︽
破
格
孖
寶
︾—

監
製
戚
其
義
和
編
審
周
旭
明
的
︽
金
枝

慾
孽
２
︾，
將
於
二
月
開
鏡
。

︽
金
枝
２
︾
在
無

的
節
目
巡
禮
上
憑
一
個
蔡
少
芬
、
鄧
萃

雯
床
上
親
嘴
的
鏡
頭
搶
盡
眼
球
，
由
於
戚
其
義
和
周
旭
明
出
名

愛
破
格
，
尤
其
要
為
一
套
捧
出
視
帝
視
后
的
傑
作
拍
續
集
，
當

然
會
更
絞
盡
腦
汁
破
格
，
會
否
因
此
罕
有
地
在
古
裝
電
視
劇
中

滲
入
同
性
戀
劇
情
呢
？

蔡
少
芬
說
她
雖
然
接
拍
這
部
劇
，
但
戚
其
義
未
曾
將
故
事
內

容
告
訴
她
，
﹁
早
已
習
慣
了
，
節
目
巡
禮
拍
出
來
的
，
未
必
是

真
的
劇
情
，
所
以
一
日
未
開
鏡
，
一
日
都
未
知
。
﹂

﹁
你
是
基
督
徒
，
你
會
抗
拒
同
性
戀
的
題
材
嗎
？
﹂

﹁
那
要
看
怎
樣
拍
法
，
如
果
光
是
描
述
或
者
宣
揚
一
定
不
會

拍
，
如
果
是
劇
情
的
發
展
，
借
這
個
題
材
作
連
接
，
那
便
會

拍
。
﹂
蔡
少
芬
清
晰
地
說
。

︽
金
枝
︾
第
一
集
原
來
蔡
少
芬
也
有
份
參
與
演
出
，
但
因
初
期
劇
本
是
以

鬼
為
主
題
，
蔡
少
芬
即
時
便
推
了
：
﹁
因
為
是
教
徒
身
份
，
我
不
會
彰
顯
邪

靈
，
後
來
他
們
改
了
劇
本
，
我
卻
已
接
了
其
他
工
作
，
所
以
沒
拍
。
﹂

據
知
因
為
同
性
戀
題
材
，
過
分
敏
感
，
以
致
內
部
也
引
起
爭
議
，
因
此
劇

本
要
作
大
幅
修
改
。

︽
金
枝
２
︾
可
謂
一
波
三
折
，
劇
中
兩
個
靈
魂
人
物
林
保
怡
和
黎
姿
不
能

接
拍
，
另
一
焦
點
角
色
佘
詩
曼
又
已
離
巢
，
選
角
已
夠
頭
痛
，
劇
本
又
要
修

改
，
更
有
指
拍
完
此
劇
，
戚
其
義
和
周
旭
明
都
會
離
開T

V
B

，
︽
金
枝
２
︾

亦
似
乎
標
誌

無

盛
世
不
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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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林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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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四
十
年
前
南
京
遊
，
登
紫
金
山
，
徜
徉
秦
淮
河
，

下
瞰
玄
武
湖
，
跨
長
江
大
橋
，⋯

⋯

仍
歷
歷
在
目
。

四
十
年
後
，
在
南
京
公
幹
，
上
月
二
十
九
日
，
甫

抵
金
陵
當
晚
，
主
人
在
夫
子
廟
的
晚
晴
樓
設
宴
招

待
，
心
緒
是
茫
然
與
激
動
交
織
的
。

穿
過
四
十
春
秋
歲
月
隧
道
而
下
的
夫
子
廟
，
秦
淮
月
色

縱
是
依
然
無
恙
，
卻
人
事
皆
非
矣
！

主
人
家
很
熱
情
，
說
晚
晴
樓
有
六
朝
遺
韻
，
除
菜
式
地

道
，
還
有
絲
竹
唱
和
，
是
當
今
首
長
、
名
人
必
到
的
地

方
。果

然
，
登
上
晚
晴
樓
，
沿
廊
都
是
名
人
、
首
長
蒞
臨
和

題
辭
的
照
片
，
獨
缺
文
人
的
墨

，
多
了
商
業
味
，
少
了

文
人
遺
韻
。

席
間
問
起
，
南
京
菜
如
何
歸
類
，
主
人
說
是
集
淮
揚
與

魯
菜
之
大
成
。

四
十
年
前
南
京
行
，
對
南
京
菜
只
有
太
濃
味
、
死
鹹
死

甜
的
印
記
，
評
價
爾
爾
。
今
次
所
嚐
南
京
菜
，
已
迥
然
不

同
。
菜
餚
鹹
甜
適
中
，
滿
桌
美
食
，
我
們
吃
得
杯
盤
狼
藉
。

飽
飫
南
京
美
食
，
迎

凜
冽
的
朔
風
，
我
們
盪
入
秦
淮
河
畔
的
夫

子
廟
街
巷
。

窄
狹
的
街
巷
，
琳
琅
滿
目
都
是
手
信
的
店
舖
，
古
人
及
近
人
朱
自

清
、
俞
平
伯
等
文
人
筆
下
的
古
董
店
，
寥
寥
無
幾
，
而
且
是
贗
貨

多
。兩

旁
的
小
巷
及
空
地
，
充
斥
紅
燈
籠
、
霓
虹
燈
及
各
種
招
徠
的
廣

告
，
加
上
宣
傳
標
語
，
鬧
哄
哄
、
紅
火
火
把
寒
氣
都
驅
走
了
。

至
於
秦
淮
河
畔
，
也
是
堆
滿
各
種
廣
告
、
招
牌
及
宣
傳
標
語
，
竟

然
泛
不
起
思
古
之
幽
情
。

我
們
在
河
畔
拍
照
留
影
。
我
腦
海
中
一
直
流
漾

朱
自
清
、
俞
平

伯
筆
下
的
︽
槳
聲
燈
影
裡
的
秦
淮
河
︾
的
風
情
。

也
許
年
紀
大
了
，
對
於
商
業
味
的
、
包
裝
過
的
景
點
不
免
有
抗
拒

感
。

返
酒
店
後
，
翻
閱
朱
、
俞
兩
位
大
文
豪
的
文
章
細
讀
一
遍
，
反
覺

得
內
心
充
實
得
多
了
！
曾
問
起
主
人
家
，
秦
淮
河
還
有
歌
妓
嗎
？
回

答
是
偶
爾
也
有
，
但
已
不
常
見
了
。

我
想
，
秦
淮
河
濃
濃
的
文
人
味
，
古
代
文
人
畫
中
的
日
月
清
風
，

小
橋
流
水
，
適
子
閒
居
的
逸
情
，
只
有
在
褪
色
的
文
字
中
細
味
了
。

讀
朱
、
俞
的
︽
槳
聲
燈
影
裡
的
秦
淮
河
︾，
對
兩
段
關
於
秦
淮
脂

粉
的
描
繪
，
印
象
特
別
深
刻
，
令
人
回
味
再
三—

—

又
早
是
夕
陽
西
下
，
河
上
妝
成
一
抹
胭
脂
的
薄
媚
。
是
被
青
溪
的

姊
妹
們
所
熏
染
的
嗎
？
還
是
勻
得
她
們
臉
上
的
殘
脂
呢
？
寂
寂
的
河

水
，
隨
雙
槳
打
它
，
終
是
沒
言
語
。
密
匝
匝
的
綺
恨
逐
老
去
的
年

華
，
已
都
如
蜜
餳
似
的
融
在
流
波
的
心
窩
裡
，
連
嗚
咽
也
將
嫌
它
多

事
，
更
哪
裡
論
到
哀
嘶
。
心
頭
，
宛
轉
的
淒
懷
；
口
內
，
徘
徊
的
低

唱
；
留
在
夜
的
秦
淮
河
上
。

時
有
小
小
的
艇
子
急
忙
忙
打
槳
，
向
燈
影
的
密
流
裡
橫
衝
直
撞
。

冷
靜
孤
獨
的
油
燈
映
見
黯
淡
久
的
畫
艙
頭
上
，
秦
淮
河
姑
娘
們
的
靚

妝
。
茉
莉
的
香
，
白
蘭
花
的
香
，
脂
粉
的
香
，
紗
衣
裳
的
香⋯

⋯

微

波
泛
濫
出
甜
的
暗
香
，
隨

她
們
那
些
船
兒
蕩
，
隨

我
們
這
船
兒

蕩
。

—
—

俞
平
伯
　

沿
路
聽
見
斷
續
的
歌
聲
：
有
從
沿
河
的
妓
樓
飄
來
的
，
有
從
河
上

船
裡
渡
來
的
。
我
們
明
知
那
些
歌
聲
，
只
是
些
因
襲
的
言
詞
，
從
生

澀
的
歌
喉
裡
機
械
的
發
出
來
的
；
但
它
們
經
了
夏
夜
的
微
風
的
吹
漾

和
水
波
的
搖
拂
，
裊
娜

到
我
們
耳
邊
的
時
候
，
已
經
不
單
是
她
們

的
歌
聲
，
而
混

微
風
和
河
水
的
密
語
了
。
於
是
我
們
不
得
不
被
牽

惹

、
震
撼

，
相
與
浮
沉
於
這
歌
聲
裡
了
。

—
—

朱
自
清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份
屬
好
友
的
朱
自
清
、
俞
平
伯
同
遊
金
陵
，

浮
泛
秦
淮
河
上
，
逸
興
遄
飛
，
同
時
執
筆
寫
同
一
題
目
的
文
章
，
同

時
刊
登
在
︽
東
方
︾
雜
誌
上
，
評
者
大
都
認
為
，
兩
人
文
筆
風
流
，

難
分
高
下
，
成
為
一
時
瑜
亮
。

我
則
覺
得
俞
平
伯
的
文
字
更
進
入
境
界
，
特
別
是
對
歌
妓
的
描

繪
，
比
對
朱
自
清
，
更
躍
然
畫
意
了
。

︵︽
金
陵
去
來
︾
之
二
︶

六朝遺韻
彥　火

琴台
客聚

新
年
過
後
，
第
九
次
赴
台
灣

旅
遊
，
這
一
次
的
重
點
是
台
中

的
苗
栗
地
區
的
風
光
名
勝
。
台

灣
的
東
西
南
北
，
以
至
澎
湖
、

金
門
，
都
去
過
了
。
以
短
程
旅

遊
來
說
，
我
認
為
台
灣
應
該
是
港
人

的
首
選
。

原
因
有
如
下
幾
點
：

第
一
，
台
灣
和
香
港
同
是
中
國
人

居
住
的
地
區
，
同
聲
同
氣
，
語
言
文

字
相
通
，
溝
通
容
易
。
不
像
鄰
近
香

港
的
旅
遊
熱
點
地
方
泰
國
、
韓
國
和

日
本
，
都
存
在
語
言
隔
閡
的
問
題
。

第
二
，
台
灣
集
合
了
中
國
各
地
的

美
食
並
加
融
會
貫
通
，
添
加
台
灣
特

色
。
在
吃
的
方
面
，
完
全
可
以
滿
足

港
人
的
需
要
。
特
別
是
台
灣
小
吃
，

世
界
聞
名
，
其
多
樣
化
可
列
世
界
前
茅
。

第
三
，
台
灣
夜
市
，
成
為
一
景
，
各
大
城
市
都

有
幾
個
夜
市
，
以
吃
為
主
，
也
是
年
輕
人
和
遊
客

的
﹁
蒲
點
﹂。

第
四
，
台
灣
的
旅
遊
商
品
，
即
港
人
的
所
謂

﹁
手
信
﹂，
品
種
繁
多
，
價
廉
物
美
，
令
人
愛
不
釋

手
。在

觀
光
旅
遊
業
來
說
，
香
港
的
確
被
比
下
去

了
。
香
港
由
於
地
理
優
勢
，
加
上
祖
國
開
放
來

港
旅
遊
，
內
地
遊
客
成
為
香
港
主
要
客
源
。
去

年
香
港
遊
客
達
四
千
二
百
多
萬
人
次
，
大
陸
遊

客
佔
了
二
千
八
百
多
萬
，
近
三
分
之
二
。
這
個

龐
大
的
客
源
，
並
不
是
香
港
努
力
推
廣
觀
光
業

的
結
果
，
而
是
內
地
推
行
﹁
個
人
遊
﹂
的
方
便

政
策
所
致
。

看
台
灣
官
員
推
廣
觀
光
事
業
，
都
是
親
自
上

陣
，
作
為
發
展
本
市
本
縣
本
地
區
經
濟
的
重
要
一

環
來
做
。
例
如
我
們
觀
光
重
點
在
苗
栗
，
到
處
都

可
見
到
該
縣
縣
長
劉
政
鴻
的
身
影
。
這
個
縣
是
農

業
縣
，
大
概
生
產
棗
類
，
我
們
到
訪
時
，
便
見
他

們
用
諧
音
策
劃
舉
辦
一
個
﹁
拜
棗
年
﹂
的
推
銷
產

品
活
動
。
劉
縣
長
在
街
頭
，
在
商
場
進
行
推
銷
，

又
來
和
我
們
座
談
，
這
和
香
港
的
旅
遊
推
廣
情
況

有
天
淵
之
別
。

當
然
，
香
港
也
有
比
台
灣
優
勝
的
地
方
，
比
如

在
努
力
降
低
環
境
污
染
方
面
，
香
港
便
比
台
灣
的

做
得
多
。
不
過
台
灣
有
一
千
六
百
萬
輛
摩
托
車
，

成
年
人
幾
乎
人
擁
一
輛
，
那
個
廢
氣
和
噪
音
，
的

確
令
人
受
不
了
。

台灣旅遊業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到
底
是
人
生
如
戲
？
還
是
戲
如
人
生
？

隨
手
翻
開
今
日
的
報
章
，
放
眼
盡
是

﹁
人
生
如
戲
﹂
的
故
事
：
丈
夫
與
小
三
迫
死

太
太
，
幾
天
後
太
太
卻
突
然
﹁
復
活
﹂，
原

來
她
一
直
是
在
家
人
的
保
護
下
假
死
，
活

脫
就
是
愛
情
倫
理
劇
的
奇
情
橋
段
！
研
究
大
腦

的
科
學
家
逐
漸
掌
握
控
制
甚
或
創
造
記
憶
的
方

法
，
這
不
正
是
︽
無
痛
失
戀
︾
中
刪
除
失
戀
記

憶
的
科
學
實
踐
嗎
？
不
能
踏
出
家
門
的
驚
恐
症

病
人
決
心
挑
戰
心
魔
，
穿
梭
各
地
探
訪facebook

上
的
朋
友
，
相
信
過
程
只
會
比
勵
志
劇
更
感

人
，
更
精
彩
！
還
有
，
為
適
應
地
球
氣
候
變
化

的
混
種
鯊
魚
出
現
，
甚
至
雌
性
的
鎚
頭
鯊
能
單

性
繁
殖
，
這
些
全
都
是
像
︽
韓
流
怪
嚇
︾
及

︽
變
種
特
攻
︾
等
科
幻
片
的
大
好
題
材
！

至
於
戲
如
人
生
呢
？
例
如
近
日
看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
不
少
人
高
呼
找
到
自
己
過
去
青
澀
的
初
戀

情
懷
；
看
︽
福
爾
摩
斯
︾，
你
或
會
懷
念
曾
經
共
患
難
的
同

伴
好
友
，
畢
竟
，
再
神
奇
／
科
幻
及
虛
構
的
故
事
，
電
影

也
是
創
作
人
個
人
真
實
經
歷
、
情
感
及
想
法
的
演
化
及
放

大
，
觀
眾
在
觀
影
後
自
然
各
有
不
同
的
聯
想
及
共
鳴
，
各

有
各
從
電
影
中
找
到
屬
於
自
己
的
﹁
戲
如
人
生
﹂—

—

戲
，

到
頭
來
，
也
不
過
是
人
生
的
濃
縮
、
倒
影
或
延
伸
！

其
實
不
論
是
人
生
如
戲
，
還
是
戲
如
人
生
，
最
重
要

的
，
是
懂
得
從
戲
／
人
生
中
的
各
種
橋
段
／
經
歷
去
借

鏡
，
創
作
的
人
固
然
能
因
此
而
衍
生
出
無
數
的
精
彩
故

事
，
平
凡
如
我
，
也
能
借
此
累
積
人
生
智
慧—

—

過
去
曾

讀
過
一
個
故
事
，
箇
中
的
道
理
便
是
要
指
出
愚
人
不
懂
得

借
經
驗
去
學
習
，
聰
明
人
則
會
從
錯
誤
中
累
積
智
慧
，
不

過
更
聰
明
的
人
卻
能
從
別
人
的
經
歷
借
鏡
，
那
麼
人
生
自

然
易
走
很
多
！

看
好
的
電
影
絕
不
止
是
一
場
娛
樂
，
它
甚
至
是
一
場
繪

聲
繪
影
的
人
生
課
堂
！

戲與人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任
教
的
學
校
每
星
期
都

有
周
會
，
都
會
請
名
人
來

演
講
，
演
講
完
畢
，
便
要

學
生
即
時
寫
篇
有
關
內
容

的
新
聞
報
道
。
因
此
我
對

學
生
說
，
知
道
是
誰
來
演
講
和

講
題
之
後
，
最
好
上
網
搜
尋
相

關
資
料
，
可
以
掌
握
來
人
和
演

說
內
容
的
背
景
，
對
寫
稿
有
幫

助
。不

過
，
多
數
學
生
都
不
會
聽

話
去
上
網
搜
尋
，
有
時
間
的

話
，
相
信
學
生
寧
可
上
網
玩
遊

戲
或
和
朋
友
交
談
。

以
前
的
記
者
訓
練
，
找
資
料
是
花
時
間

花
功
夫
的
苦
事
，
如
今
網
上
打
幾
個
關
鍵

字
眼
，
資
料
很
多
，
反
而
要
判
斷
哪
些
才

正
確
比
較
重
要
。
這
麼
簡
單
的
事
，
學
生

都
不
利
用
上
網
來
搜
尋
，
殊
覺
可
惜
。

我
甚
至
問
過
學
生
，
有
沒
有
上
網
搜
尋

過
老
師
的
資
料
？
對
老
師
有
多
少
了
解
？

答
案
是
耍
手
擰
頭
。
我
就
對
學
生
說
，
和

異
性
朋
友
交
往
時
，
有
沒
有
想
過
上
網
查

查
異
性
朋
友
的
背
景
？
多
作
了
解
？
答
案

自
然
是
一
樣
。
於
是
我
就
對
他
們
說
了
一

個
在
英
國
雜
誌
看
來
的
真
實
故
事
。

一
個
美
國
女
子
，
在
網
上
和
男
子
交
往

之
後
，
男
方
想
約
會
見
面
，
女
方
答
應

了
，
但
在
赴
約
前
，
忽
然
想
到
何
不
查
查

對
方
資
料
，
多
些
了
解
？
上
網
搜
尋
的
結

果
，
令
她
大
吃
一
驚
，
因
為
資
料
顯
示
，

對
方
是
一
個
通
緝
犯
。
於
是
約
會
時
，
男

方
見
到
的
不
是
她
，
而
是FB

I

。

不
過
，
英
國
的
心
理
學
家
表
示
，
如
果

約
會
前
上
網
搜
尋
了
對
方
的
資
料
，
初
次

約
會
的
神
秘
感
、
期
待
感
，
預
期
的
興

奮
，
都
會
因
此
而
消
失
。
如
何
決
定
，
要

看
當
事
人
了
。

上
網
的
好
處
與
壞
處
，
不
是
也
要
看
當

事
人
自
己
的
掌
握
嗎
？

上網
興　國

隨
想國

浦
澤
直
樹
一
向
是
漫
畫
迷
的
心
頭

好
，
而
且
他
的
奇
思
妙
想
又
往
往
不

落
俗
套
，
令
人
難
以
掩
卷
，
一
直
追

讀
下
去
。
我
在
日
本
唸
書
的
日
子
，

反
而
愛
上
了
他
的
早
期
作
︽
柔
之
道
︾

(Y
A

W
A

R
A

)

，
不
過
是
簡
樸
的
熱
血
運
動

漫
畫
，
唯
一
新
意
只
是
把
通
常
以
男
性
為

軸
心
的
構
思
轉
化
為
女
性
吧
。
當
然
，
不

少
喜
愛
︽
柔
之
道
︾
的
讀
者
，
鍾
情
的
其

實
是
老
爺
爺
的
角
色
多
於
女
主
角
阿
柔
。

其
後
︽
20
世
紀
少
年
︾
的
出
現
，
自
然
把

一
切
改
變
了
，
浦
澤
立
即
成
為
備
受
人
注

目
的
大
師
級
人
馬
，
後
來
再
改
編
成
三
集

的
電
影
版
，
就
更
加
是
出
乎
大
家
意
料
之

外
的
安
排
了
。

不
少
讀
者
喜
愛
浦
澤
，
乃
在
於
對
他
筆
下
的
人
性

陰
暗
面
有
所
偏
好
，
︽
20
世
紀
少
年
︾
固
然
把
孩
童

魔
性
盡
情
發
揮
，
從
而
與
新
興
宗
教
的
神
秘
脈
絡
貫

通
，
但
大
抵
仍
及
不
上
︽
Ｍ
Ｏ
Ｎ
Ｓ
Ｔ
Ｅ
Ｒ
︾
直
擊

多
重
禁
忌
來
得
更
令
人
瞠
目
結
舌—

—

由
東
西
冷
戰
到

柏
林
圍
牆
的
崩
塌
，
其
中
牽
涉
家
族
仇
殺
以
至
種
種

禁
斷
之
愛
︵
親
子
至
兄
弟
︶，
何
況
還
有
虐
兒
等
駭
人

話
題
，
簡
言
之
就
是
挑
動
讀
者
神
經
的
不
二
之
作
。

我
懷
疑
︽
Ｍ
Ｏ
Ｎ
Ｓ
Ｔ
Ｅ
Ｒ
︾
仍
未
拍
成
電
影
版
，

與
內
容
上
較
為
敏
感
有
直
接
關
連
，
否
則
日
本
的
創

作
人
又
怎
會
讓
大
好
的
改
編
材
料
束
之
高
閣
？

︽
蝙
蝠
比
利
︾︵
Ｂ
Ｉ
Ｌ
Ｌ
Ｙ
　
Ｂ
Ａ
Ｔ
︶
是
浦
澤

最
新
的
連
載
作
品
，
由
零
八
年
開
始
連
載
，
至
今
單

行
本
出
刊
至
第
七
卷
︵
一
一
年
七
月
︶，
而
香
港
中
譯

本
由
最
初
遠
遠
跟
不
上
日
本
版
的
速
度
，
已
逐
步
追

上
步
伐
︵
第
七
卷
的
中
譯
本
亦
剛
面
世
︶。
︽
蝙
蝠
比

利
︾
同
樣
深
入
探
討
人
性
的
陰
暗
面
，
借
一
邪
惡
蝙

蝠
穿
梭
古
今
時
空
，
並
透
過
示
現
於
不
同
人
物
眼
前

從
而
左
右
他
們
的
思
想
，
去
完
成
牠
的
夢
想
。
有
趣

的
是
，
浦
澤
一
方
面
透
過
︽
蝙
蝠
比
利
︾
的
不
同
版

本
來
諷
刺
真
偽
及
帶
出
原
創
性
的
思
考
，
一
方
面
借

勢
點
明
邪
惡
的
魔
力
始
終
對
讀
者
有
更
強
的
吸
引

力
，
而
且
也
因
而
可
擊
中
彼
此
的
心
坎
。
浦
澤
過
去

的
作
品
常
有
頭
重
尾
輕
的
老
毛
病
，
我
由
衷
期
望
這

次
的
︽
蝙
蝠
比
利
︾
可
以
恪
守
壁
壘
，
把
黑
暗
之
光

貫
徹
始
終
，
以
大
發
光
芒
。

《蝙蝠比利》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聖誕節後，從英吉利海峽吹來的寒風盤旋在英倫
海島上，在城市鄉鎮的聖誕樹綵燈光間飛舞，在花
園田野四季茵綠的草地上和落盡樹葉的林間高唱低
吟，彷彿對人們叫 ：「2012年要到啦，人們快來
迎新年啊！」

我的朋友克林在一家小公司做白領，業餘愛好是
打高爾夫球。早在一個月前他就向我發出邀請，去
參加他的高爾夫球俱樂部的跨年晚會。

我幾年前曾參加過一次這樣的晚會，知道俱樂部
的會員可以攜帶家人或朋友參加。「如今經濟不景
氣，大家的荷包都縮水了，你不會超負荷消費
吧？」我問。

「沒那麼糟糕，」克林笑道：「況且是我公司每
年借這裡作跨年聚會，是老闆埋單，我們員工只須
自理家人朋友的費用。今年赴宴的同事不多，只有
老闆夫婦和一個同事，他們都會帶家眷朋友，你就
可以結識一些新朋友了。」

元旦前夕，夜色降臨時，我們驅車來到牛津斯達
德利．伍德高爾夫俱樂部。一下車，望見俱樂部的
大玻璃窗裡透出耀眼明亮的燈光，節日的熱鬧和喜
氣頓時彷彿撲面而來。

門廳前，服務生恭恭敬敬地將我們引進貴賓室。
寬敞的屋子裡溫暖如春，兩位金髮女郎笑吟吟地走
上來，遞給我們一人一杯香檳酒。屋中央，一張雪
白桌布的長條大桌，上面擺滿裝點可愛的西點和果
汁飲料。來賓們都在這裡稍事休息等候入席。舉目
望去，女賓客們都 低胸夜禮服，珠光寶氣，男人
們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三五成群，手舉香檳紅
酒，或坐或站，彬彬有禮地交談。

無意間，我赫然發現來賓裡除我以外竟是清一色
的白種人！我雖不自卑，也生出一絲不太自在的感
覺。好在不久俱樂部老闆偕同他黑黃膚色的俏麗妻

子出現了，他們一見我就過來笑容可掬地打招呼。
高大英俊的英國老闆熱情又自豪地向我介紹他的菲
律賓妻子和他們十歲的兒子。一番交談後，我獨為

「異類」的不自在悄然消失了。
八時正，晚宴正式開始。侍者把賓客引進宴會

廳。宴會廳裡佈置得極其優雅又充滿節慶氣氛，聖
誕樹型的大拱門燈光閃爍，深紅的地毯柔軟舒適。
幾十張鋪 潔白桌布的大圓桌，每張桌正中立一盞
巨大的水晶球燈，柔和的燈光色彩不斷地變幻，銀
質的餐具，水晶高腳杯閃閃發亮。淡黃的香檳，瑪
瑙紅的葡萄酒斜依在水櫃型的燈座裡，熠熠生輝。

侍者領我們去就座，我邊走邊想：「這哪裡有一
點經濟蕭條的光景？到底是老牌帝國主義，瘦死的
駱駝比馬大呵。」

來到我們的圓桌前，已有兩對60歲左右的中老年
夫婦先到了。大家笑 互相自我介紹後才落座。我
坐下來，見面前有一堆花花綠綠的小玩意，正要看
個究竟，忽聽耳邊一聲爆響，給嚇了一大跳。大家
都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桌上放了很多小花炮，伸縮
小喇叭，條形氫氣球，動物謎語等玩具。我的鄰
座，60多歲的史密斯夫人立馬就扯響了一個小拉
炮。

於是我們這些老紳士淑女便一會兒拉炮，一會兒
吹喇叭，一會兒把吹足氣的長氫氣球朝別的桌上射
去，一個個變成了調皮的孩子。

玩了一會兒，侍者送上頭一道菜，準備用餐了。
這時，我們這一桌還有四人未到。我見克林在不停
地打電話，發信息，便問他：「你的老闆和同事怎
麼還沒來？」

他說：「是啊，剛才接到一個同事的信息，說他
家臨時有事不能來了。」我說：「那你的老闆呢？」
他說：「不知他也出了什麼事。給他打電話，手機

不通，給他發了信息也沒回。算了，不管他們
了！」

晚宴十分豐盛。首先是一道小羊排，接 鱈魚，
色拉，甜點，一道道端上來，伴 美酒，果汁，最
後是咖啡奶茶。

喝咖啡時，小舞台上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是今
晚的主持人——俱樂部的經理開始致辭了。一如西
方人的發言特色，他的致辭幽默風趣，激起全場一
陣陣笑聲。

致辭結束，經理大聲請出英格蘭著名的Cold play
樂隊上場。在一陣震耳欲聾的打擊樂聲中，樂隊成
員上場亮相，一番詼諧有趣的相互介紹後，開始了
生龍活虎精彩紛呈的歌舞演唱。

在樂隊的演唱伴奏下，在強烈的打擊樂節奏中，
俱樂部老闆和經理兩個男人領先開始跳起了活潑狂
放的迪斯科，接 人們紛紛走下舞池。穿吊帶裙，
袒胸露背夜禮服的女人們，衣冠楚楚的紳士們，隨

音樂的旋律，隨 鼓樂的節奏，開始手舞足蹈，
歡快地舞動起來。樂隊表演很賣力，載歌載舞，一
曲接一曲，不知疲倦。整個宴會廳就像爐火上的水
罐，越來越熱，漸漸沸騰起來。我們也被這火熱的
氣氛感染，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舞流。

時間在狂歡中不知不覺飛逝。大家正沉迷在熱舞
中，忽聽主持人高呼：「各位請注意，此刻時間是
11點30分。再過半小時，我們就將迎來2012年
啦！」人們頓時靜了下來，彷彿都在想：「新的一
年就要到了嗎？」這時，只聽「鏘！」的一記打擊
聲，樂隊又重新奏起歡快的樂曲，歌手唱起了抒情
的傳統的歌，有人又開始跳起了舞，更多的人則坐
下與歌手一起合唱。

唱 ，舞 ，終於，主持人高呼起來：「新年馬
上就要到了！」 這時俱樂部老闆夫婦笑 走過
來，拉起了我的手，克林來了，其他人也過來了，
大家牽起手來，拉成了一個個圓圈，在主持人的帶
領下一齊大叫倒數：「10——9——8⋯⋯」！數到

「1」，便一齊歡呼起來，人人展開笑顏，相互擁
抱，互相祝福：「新年快樂！」接 ，大家牽

手，一邊又一遍高唱起「祝你新年快樂！」
樂隊要結束演唱了。大家一齊用力鼓掌，意思是

請再來一首。於是樂隊又返回，演奏了一首又一
首。最後，樂隊在俱樂部老闆和經理並肩跪謝下，
在熱烈的掌聲中退場。

樂隊走了，人們仍興猶未盡。在電子樂伴奏下，
人們又跳起舞來，直到凌晨1點，大家再次牽起手
來齊唱「友誼地久天長」後，方盡歡而去。

直到晚宴結束，克林的老闆也沒有出現。
過後我在電話中問克林：「你見到你的老闆了

麼？那晚他和夫人為什麼沒來？」
克林說：「 見到老闆了。他的解釋是那晚他有

個親戚得了病，他一心開車送病人，所以沒和我聯
絡。」

「我知道，他是撒謊。」克林氣忿忿地說：「
因為有同事告訴了我，老闆早就說今年公司效益不
好，沒必要搞什麼跨年晚宴，他們這才都找了借口
沒去。」

「原來如此。所以老闆自己也不好意思去了。」
我恍然大悟。

「是啊」克林說：「卻只把我蒙在了鼓裡。也許
他認為我這個
會員反正要去
的。問題是，
因我是俱樂部
會員，定座位
的事總是交我
來辦的，這次
我墊錢為他們
定了席位，他
們都沒來，那
麼這筆錢該由
誰出呢？」

我 不 禁 默
然。

英倫島上迎新年

■倫敦跨年的煙

花。 網上圖片


